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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书：中国女性为自己创造的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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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打印文章】

 

邂逅女书 

    1982年，中国湖南都庞岭山区的一位老妇人对我说，她上一辈的妇女会写一种“蚂蚁字”，因为形体像蚂蚁而得名。这种文字只传

女人，不传男人，当地又称为女书。在中国古代，只有男人才有资格去读书识字，而妇女只能呆在家中，所以妇女把汉字称为男书。她

们将女书写在扇面上、巾帕上、纸上和书上，也有人把女书织在花带上、花被上。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，这一带每个村庄都有

能够读写女书的妇女，许多家庭也收藏着女书的纸扇和巾帕。但是在“文革”中，女书被作为“四旧”统统烧掉，任何人不准保留收

藏，所以就找不到女书原件了。人们都说，女书早已失传了。真的失传了吗？真的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了吗？我带着疑问调查和寻找。 

·蓝色的少女· 

    从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走出5位少女，她们排成一条直线，沿着河边的小路，去小镇赶集。她们浑身上下穿戴着青一色的蓝：蓝

色的衣服、蓝色的裤子、蓝色的布鞋、蓝色的头巾。每人提着一个竹篮，竹篮上盖着一块蓝布。她们好像一片蓝色的云在飘，一股蓝色

的风在吹。去小镇的马路很热闹。男人们骑自行车，车架上装满了土特产，有生姜、甘蔗、凉薯、烟叶，还有嗷嗷叫的猪。女人大多步

行。有排队行走的姑娘，有拖儿带女的中年妇女。中年妇女也是全身蓝。有的背着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，那背孩子的布兜兜也是蓝色

的。 

    布兜兜上有几条彩色的花带，系在妇女的肩上和腰上，那上面有许多像文字符号一样的图案。我请这位中年妇女停步，问她这些花

带是哪里来的？她说是她自己织的。我问这些图案是不是字？她说是字。据她的母亲和老一辈的妇女说，这些图案是瑶族古代的文字，

现已失传了，没有人认得它们了。少女身上也有花带，有的系头巾，有的系裤腰。我终于找到了线索。 

·奇特的相遇· 

   集市旁的大树下，并排蹲着5个少女，每人面前的地上放着一个小竹篮，用蓝布盖着。她们就是刚才我遇到的那一片蓝云，那一股蓝

风。我走过去，蹲在一个少女面前，手指着篮子，问她卖什么？那少女满脸通红，一声不吭。我控制不住好奇心，一下子将篮子上的蓝

布掀开了。你猜里面是什么？里面什么也没有！把空篮子放在集市上干什么？当我掀开蓝布时，那个少女像受到电击一样猛地站起来，

扭头就走。其他4个少女也站起来，吃惊地看着我，其中一位少女将掀开的篮子放在我面前。我的疑惑一个接一个。为什么篮子里是空

的？为什么她生那么大的气？为什么把篮子送给我？这时，走过来一个中年人，拉我走到旁边，问我是哪里人？我赶忙拿出工作证和单

位介绍信。他自我介绍是公社书记，请我到公社办公室去坐。 

   平地瑶是中国瑶族的一个支系，它的婚俗多姿多彩，其中一种叫“篮子招亲”。招亲的家庭一般只有女孩没有男孩，需要招郎上

门，给女方的家庭传宗接代。办法是提着篮子到集市附近等候。若有男青年看了中意，就掀开篮子上的蓝布，表示喜欢她。姑娘跑回

家，男青年提着篮子去追，恋爱的序幕就拉开了。我初来乍到，不知风俗民情，但愿那位姑娘和他们的家庭能够原谅我的好奇和鲁莽。 

    最早提供女书线索的，就是这位书记，他告诉我：他的家乡在江永县白水村，那个地方的妇女们会写一种奇怪的文字，她们将文字

写在扇面上，然后拿着扇子唱歌。他小时候亲眼见过这种文字，当时他已小学毕业，但扇面上的字几乎全不认识。 

·白水村的蓝布帕·  

    一天清晨，白水村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间里，一位年老的寡妇从箱子里取出一个小木盒，木盒里有一个红布包，红布包里珍藏着一块

蓝色的布帕。展开布帕，上面用黑墨水写满了蚂蚁一样的字。老人看着这些东西流下了眼泪，因为这块布帕使她回忆起年轻时的一位结

拜姊妹。为了这份友情，她在“文革”中冒着被批斗的危险，保存了这份女书。她叫何西静，年轻时丧夫，痛不欲生。她的结拜姊妹胡

池珠常常来安慰她，关心她，还写了这篇女书来劝导她。她们常常坐在一起读这篇女书，这使她的生活重新充满了快乐。在胡池珠的帮



助下，她变得勇敢、坚强，顽强地活到了今天。不幸的是，胡池珠先她而过世了，再也没有人跟她一起读女书了。时间一久，她也不会

读这些文字了。这篇女书巾帕虽然没有被破译，但是却可以看出这种文字的某些特点：它是一种修长的倾斜字体，呈菱形框架。一般右

上角为字的最高点，左下角为字的最低点。书写格式是自上而下，从右向左，没有标点符号。书写工具是毛笔。有些文字就是汉字，有

些文字是对汉字加减笔画而重新造成的新字，有些文字像花带、花被上的图案。 

·八旬老妇高银仙· 

    又有一天，我们来到了居住在蒲尾村的高银仙老人家里。老人一头白发，气质高雅。在那里我们看见了许多珍贵的女书。 

    书写女书的载体包括纸、书、巾、扇四大类，高银仙称它们为女纸、女书、女巾、女扇。女纸是写有女书文字的纸。纸的形状有长

条、方块等，纸的颜色有红、白等。大的女纸平时迭起来收藏，用的时候展开。女书是写有女书文字的书本，从几页到几十页厚薄不

等。大小相当于现在的32开，纸型多用黄草纸或薄型毛边纸。女书全部是手抄本，装订很好，不易脱落。女书中另有一类“精装本”叫

“三朝书”。三朝书有布制的封面和封底，上面有彩色丝线缝绣的各种图案。内芯多为宣纸，每页四角贴有用红纸剪成的花样。三朝书

一般是作为礼品互相赠送的，所以才制作得这样精美。女巾有布织的，有绸缎的，有白色、蓝色、红色、黄色的。女巾上的文字有的是

用毛笔写上去的，有的是用彩线绣上去的，四周或四角配有花鸟图案，传说女书文字最初是只绣不写的。女扇的形式多种多样，有的是

一面绘制山水，另一面写有文字，有的扇面是两边画花鸟而中间写文字。这些琳琅满目的女书物件，个个好像女红和工艺品一样精美。 

    高银仙和她的结拜姊妹唐宝金为我们一篇一篇地读。因为是当地土话，我听不懂，要借助翻译。她们的音调忽而高亢，忽而低沉；

有时像朗诵，有时像唱歌；当她们唱到陶醉的时候，忘记了周围有人在观看，有人在录音。女书作品几乎全部是诗歌式的文体。七言体

占绝大多数，少数是五言体和七言杂五言体。有叙事诗、抒情诗、敬神诗，有三朝书、通信、结交书、传记，有哭嫁歌、山歌、儿歌、

谜歌，还有用女书翻译改写的汉字韵文诗。 

    1983年7月，我的论文《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》，在《中南民族学院学报》1983年第3期上公开发表，它立即引起了学术

界、新闻界的广泛注意。这篇论文的发表是女书作为文字被发现的标志。 

女书猜想 

    传说汉字是上古时代的苍颉创造发明的，那么是谁创造发明了女书文字？为什么要创造女书文字？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些问题，我首

先要请大家听下面几个在当地流传的故事。 

·宫女造字· 

    不知是哪个朝代，江永县有一个女子，山歌唱得好，女红做得好，有许多的结拜姊妹，大家在一起过得很愉快。由于长得很漂亮，

有一年被选到皇帝身边做宫女，离开了乡亲姊妹。这位姑娘在皇宫后院里过着极其孤独冷漠的生活。她在那个充满狡诈与杀机的环境中

寝食不安、惊恐万状，日夜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和结拜姊妹。为了表达思念之情，她根据做女红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，写信托人带回家

乡，并转告那些与她一起做女红的结拜姊妹怎样去识别这些字的意思。从那以后，这种文字就在江永县的妇女中广泛流传开来。 

·盘巧造字· 

    很久以前，江永县桐山村诞生了一个名字叫盘巧的姑娘。她3岁会唱歌，7岁会绣花，长到18岁，没有一样女工不精通。周围一带的

姑娘都喜欢与她结拜姊妹。有一天，盘巧独自在山上割草，官府的猎队发现她长得很漂亮，就把她抢到道州府去了。盘巧在官府中过着

奴隶一样的生活，非常渴望有人来这里救出自己。终于有一天，她想出了一个办法——根据过去与结拜姊妹们一起织花边、做鞋样的图

案，创造了一种文字。一天造一个，3年造了1080个字。用这些字她写了一封信，托人带回家乡。姊妹们最先认出这些字，得知她原来

被关在道州府里。她们的亲人赶到道州府，将她接回。此后，这种文字广泛流行，代代相传，直到如今。 

·九斤姑娘造字· 

    古时候，桐口村有个姑娘生下来9斤重，大家叫她九斤姑娘。长大后，她女工做得好，歌唱得好，聪明能干，居住在几十里以内的

许多姑娘都是她的结拜姊妹。结拜姊妹之间交流感情，互通信息，需要通信，但是大家都不识字。九斤姑娘很聪明，她创造了女书文

字，从此以后结拜姊妹之间就用女书文字书信往来。 

    这些故事都很优美，也很神秘，哪一个更真实呢？查看江永县历史，曾有两个当地美女被选入皇宫。五代时期的楚王马殷，在江永

县选中石枧村的周氏姑娘入宫。初为宫女，后封王妃。马殷死后，她削发为尼，回家乡建了佛殿，专心修炼。明末永历皇帝从广东肇庆

移驾桂林，路经江永县时，选中莲塘村姑娘为宫女。永历皇帝死后，她削发为尼，回到家乡。是不是这两位宫女中的一位创造了女书文

字呢？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够进一步证明的材料。 

    盘巧与九斤姑娘显然是同一个人，因为两个人都出生在桐口村，都擅长唱歌和女工，都喜欢结拜姊妹，都是根据女工图案创造了女

书文字。宫女造字的传说很浪漫，但并不十分可信。盘巧造字相对而言可信度大一些，因为江永县上江墟的确有一个桐口村，桐口村里



的确有盘姓的居民生活。 

    根据调查和研究，结合以上这些传说和分析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女书文字是当地的一个女性创造的，她擅长唱歌与女

工，有许多结拜姊妹。她遭遇过一次人生的重大灾难，而后创造了这种文字。这种文字与女工图案似乎有某种联系，我们甚至可以这样

大胆地猜想：女书最早的一批文字可能就源于女工图案；女书的产生与当地结拜姊妹的习俗有不解之缘，它的功能主要是满足结拜姊妹

之间的文字交际需要，例如交流感情、互通信息、书信来往等。 

抢救妇女的圣经 

    中国妇女曾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被剥夺了学习文字的权利。几百年前，当江永县妇女以天才和勇气，创造出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

系统时，真是一件“惊天地泣鬼神”的大事。法国一位女权主义者说中国女书是世界妇女的圣经，说明了它的神圣性。 

·传播· 

    可以想象，女书文字曾经得到过广泛的传播，给当地妇女带来无数的快乐和自豪。从今天收集到的女书作品看，女书文字主要流行

在江永县东部、道县南部等地区。但历史上的流传地域很可能比这个范围大得多。近年来，在广西钟山县发现有人收藏女书，在南京也

发现了太平天国年代的女书铜钱。有人反映，上世纪50年代曾在湖北恩施地区亲眼见到过写有女书文字的巾帕。 

    江永县花山庙曾经是当地妇女用女书祭祀女神的重要活动中心。历史的记载证明，至迟从清代嘉庆年间以来，这里香火特别旺盛，

女性来这里赛祠——每年农历五月初十，她们手拿写有女书的巾帕纸扇，高声唱歌，响彻山林。 

·兴衰· 

    从1982年以来，笔者收集了几十万字的女书作品，其中绝大部分是清末或民国初年的作品，可见女书文字的鼎盛期正是那个时候。

高银仙是民国初年学会女书文字的。据她回忆，当时江永县上江墟乡的每个村庄，都有一批精通女书文字的高手。每年五月花山庙庙会

的前夕，许多妇女请这些高手代为书写女书纸扇巾帕，付给费用。有些集市上还有女书纸扇巾帕出售，可见当时女书之兴盛。 

    江永和道县的妇女，60岁以下者只有个别人还能识读女书文字。可见，在上世纪30年代，已没有多少妇女学习女书文字了。为什么

民国初年女书还那么兴盛，20年以后就忽然衰落了呢？一个原因是“文革”的反封建运动使妇女走出家庭，走进社会，结束了过去的封

闭状态。二是妇女中会讲官方语言的人越来越多，单一使用土话的妇女越来越少。三是与妇女教育的开始和逐渐普及有关。 

    民国二年，江永县创建了第一所女子学校。江永县女子学校诞生的那一天，就预示着女书的衰落。在江永县女子小学里，女书也曾

与汉字有过交锋。杨梅新老人是江永县城关杨家村人，1913年出生。10岁进女子小学读书，学习了两年。她说，当时在学校里，课堂上

学汉字，下了课就学女书。女书在上江圩和桃川比较流行，从那里来的女学生都带着女书唱本，大家一边唱一边学，唱多了也就认识了

许多女书文字。在当时的农村，有些女孩子一边学汉字，一边学女书，义年华就是其中一例。然而到了上世纪30年代，小学在各乡已基

本普及。只要父母同意，个人愿意，女孩子就可以进学校念书，传统的学习女书的热情已逐渐被进学校学汉字的热情取代。这个时候，

虽然上一代的妇女还兴致勃勃地唱女书写女书，却不知不觉地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。 

    女书的存在是以封建礼教隔绝男女之间正常交往为前提的。江永县的妇女，婚前被锁在闺房中做女红，称“楼上女”。婚后三天即

回娘家，不能与丈夫生活在一起。生孩子以后到了婆家，不能下地劳动，只能在家纺纱织布。女人和男人被分成两个天地，女人只能与

女人交往，形成一个“女儿国”，女书正是这个女儿国的产物，它在女儿国中通行，起了交际和娱乐的作用。当妇女走出女儿国以后，

女儿国的文字——女书就不可抗拒地走向衰落了。 

·抢救· 

    我与人合作破译了许多女书作品，编写了女书字典。字典收集整理了大约1000个女书单字。我出版了《妇女文字与瑶族千家峒》

（主编）、《女书——一个惊人的发现》（与赵丽明合作）、《女书——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》、《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》等4本学术

著作，发表了几十篇研究论文，到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、俄罗斯、保加利亚、泰国等10多个国家去做学术演讲。 

    但是最令我关心的是抢救女书不使它灭绝。因为根据人类学的观点，每一种文明都包含着独特的文化基因。作为文明重要标志的文

字，更是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价值，况且女书是全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。  

    1986年，笔者从江永县将高银仙老人接到湖北的武汉居住约两个月。在这两个月里，高银仙撰写了大量的女书作品，丰富了女书文

化宝库。同时，在高银仙与语言学家的配合下，女书所记录的语言——江永土话的音系被整理出来。这为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女书文字奠

定了基础。  

    1987年，江永县政府支持义年华老人在桐口村办了一个女书培训班，教会了一些年轻女孩子读、唱、写女书文字。这年冬天的盘王

节上，女孩子们表演了女书演唱的节目，深受国内外学者和瑶族代表的欢迎。 

    1990年，陪同香港商人欧阳先生调查女书现状，协商抢救女书的方案、方法和资金问题。这一年，高银仙去世，义年华离家出走。

在笔者的建议和努力下，江永县人民政府付给高银仙家属一定的安葬费，付给义年华每月一定的生活费。 



 

    1992年，受湖北电视台委托，我与湖北电视台柳小满、马竹共同撰写了10集电视连续剧剧本《行客女书》。 

    1993年，受南京电影制片厂委托，我写出电影剧本《女书劫难》故事梗概。 

    1995年，与湖南省妇联的杨部长一同前往江永县，协商由中南民族大学、湖南省妇联、湖南省江永县人民政府三家联合成立抢救女

书工作小组与抢救女书基金会两个组织的事宜。 

    1996年，我在中南民族学院举办了首届女书学习班。参加者除中南民族大学的专科生、本科生以外，还有武汉大学的本科生。2001

年，笔者参加由中南民族大学和湖南省江永县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《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》座谈会，提出抢救女书的规划与建议。 

    2002年开始，我为江永县女书学堂编写《女书速成课本》。（责编：梁黎） 

文章来源：中国民族杂志2005-07

 

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，请自觉注明 

“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（http://www.iel.org.cn）”。

专题文化传统的相关文章

· 非物质遗产传承难题：历经百年,这些故事哪

· 清明时节雨纷纷 清明节的来源与习俗

· 重视和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

· 继承传统文化，尊重唐卡的神圣性 

· 王文章委员：非遗保护立法迫在眉睫 


